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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锋

进入普救寺山门开始，就进入
了一场精彩的戏剧。东侧是经院，后
面是僧舍，西侧是塔院和西厢书斋，
后面是花园。紧凑的布局，凝集了一
座寺庙的精华，静穆的氛围，凸显了
佛寺的神圣。然而，它沉浸于一幕紧
张的戏剧之中，它有着峰回路转的
剧情、爱情的奇遇、荷尔蒙的激情、
书香袅袅中的神奇感，以及险象环
生的兵情劫遇，也有着化险为夷的
反转，海誓山盟的私定终身和有情
人终成眷属。

这就是永济的普救寺，这就是
《西厢记》的发生地，这就是虚构和
现实的结合，这就是一曲戏剧的物
质支持。一个虚构的世界在实在的
物质环境中生成，古代戏剧家王实
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精神
高峰。

剧中人物张生读书借居的西
轩，他读书的书桌，光线从纸窗铺展
到书卷上。这一切场景曾在剧中讲
述。虽然这乃是普救寺重建的场景，
毕竟使得虚构的情景获得现实的指
认。《西厢记》的题材来自唐代传奇
的《莺莺传》，元稹所写《莺莺传》故
事中始乱终弃的悲剧转化为圆满的
理想结局，重建了爱情的信任和中
国式的戏曲审美，未来的不确定性
有了可推理、可期待的希望逻辑。张
生和莺莺的爱情不仅有着浪漫的开
头，也拥有了美好的结果。

先有普救寺，后有《西厢记》。普
救寺什么时候建造？这已经成为历
史的秘密之一。我们知道的是，这里
在隋代之前已经有了寺庙，唐朝的
时候对原有的寺院进行了修葺，《西
厢记》就有了一个华丽的住址。从前
它在文人的脑海里流浪，元稹乘着
浪漫的幻想漂浮到了美梦的寄居
地。一个非凡的奇迹应该发生在普
救寺，一个新奇的构思逐渐成型。从
元稹的《莺莺传》中获得灵感，从普
救寺找到爱情和结局，从民间的智
慧中找到叙事形式，从愿望之中寻
到偶遇、青春的碰撞和激动、冲突、
受阻、转折和最后的团圆。元代四大
剧作家之一的王实甫按照自己的美
学理想对《莺莺传》做了激情四射的
改编，一个故事转变为另一个故事。
若是有一个爱情愿望，就应该实现
它。若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书生，应该
被激励。为什么人间不能获得爱的
平等？为什么在阶层之间必须有一
个隔层？爱应该是有力的，应该充满
了激情，应该有着冲破一切的可能。

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
梦》中，曹雪芹借助自己塑造的人物
重现了自己的阅读惊喜。他在许多章
节中多次说起《西厢记》，并对之表达
了极高的敬意。他借主人翁贾宝玉之
口说：“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
饭也不想吃呢。”又借林黛玉之口说：

“自觉辞藻警人，余香满口。”而且贾
宝玉对林黛玉的第一次爱情表达也
是借助了《西厢记》的戏曲佳词——

“我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倾国倾
城貌。”其中漫游四方、见多识广的薛
宝琴也在自己的怀古诗中写了自己
的古迹旧游《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
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
同行。

这首诗所说的蒲东寺就是坐落
于永济的普救寺。因为普救寺的位
置在蒲州老城东部的丘陵上，所以
被称作蒲东寺。这首诗所讲述的就
是《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私会情定
的爱情故事。它所影射的谜底虽说
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却采用了蒲东
寺中发生的西厢待月、红娘引线、私
掖偷携的剧情，这样，人们就可以对
号入座地猜到故事之中的故事、故
事之外的故事、故事影射的故事。红
楼梦善于设谜，一个谜面接着一个
谜面，一个谜底还未揭穿，另一个谜
面接踵而来，纷纷谜团飞雪飘，仍有
谜团迷梦中。那么普救寺本身何尝
不是谜团纷繁？《西厢记》何尝不是
谜团纷繁？戏剧中的人物是不是真
的人物？戏剧中的剧情是不是真的
剧情？戏剧中的爱情是不是真的爱
情？戏剧中的结局是不是真的结局？
剧中的挑拨者郑恒编造的谎言就是
真的谎言吗？郑恒被揭破的谎言是
不是另一种真实？郑恒阴谋的破产
是不是仅仅为了成全一个美好的团
圆之梦？现实的悲剧是不是要用戏
台上的喜剧来掩盖？

普救寺是一连串问号，《西厢
记》也是一连串问号。若是没有这座
寺庙，这台戏剧将发生在哪里？若是
张生没有在赶考中借居西厢，莺莺
一家也没有恰好路经普救寺借住，
怎能发生奇遇？若是没有奇遇又怎
能演绎戏剧？爱情若无阻力，它的价
值如何体现？青春的激情又为何喷
发？戏剧中若无谎言，它的真实又会
怎样呈现？若是没有意外的波折，人
又怎样看见圆满？愿望若是必然实
现，愿望又怎能称其为愿望？希望若
不能转化为真实，希望岂不是绝望
的前兆？希望若仅仅是希望，人又怎
能获得生活的理由？

我们拾级而上的每一步登高，
都是对一个问号的探寻、一次对问
题的求解。然而答案一次次升高，直
到白云之间。普救寺的修复和重建，
修补了历史现场，使王实甫的《西厢
记》重现物质承载和梦幻般的证据，
让人们感受到真实中的虚幻和虚幻
中的真实。疑惑和解答似乎融为一
体，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写在了寺庙
的飞檐上，写在了梨花深院的窗户
上，写在了莺莺塔的塔尖上，写在了
白云上。

一切都是逼真的。张生曾经读
书的西轩，就在大雄宝殿的西侧。莺
莺和她的母亲以及侍女红娘居住的

梨花深院，就在大雄宝殿的东侧。一
座大殿隔开了他们，张生和莺莺在
佛的两边彼此思念。爱情也需要对
称，若是没有对称，爱情怎样靠拢？
若是没有佛的照应，爱情岂不是失
去了中心？他们的中间需要一个宝
殿，需要一个信任，怎能让爱的中心
成为一个黑暗的空洞？一切都是逼
真的，因为戏剧需要印证，需要戏台
也需要道具，不然这戏剧还如何上
演？连张生逾墙的地方都预备好了，
还有一棵年轻的杏树在那里静静等
待。是的，好像一切正在发生，或者
即将发生。一切不是过去时而是现
在时。时光不是为了过去而停留，而
是为了现在而停留。时光不是流动
的而是静止的。时光不是一闪而过，
而是在暗中等待。

大钟楼也在等待。这是《西厢
记》里白马解围中的观阵台。蒲津
桥守卫孙飞虎率兵围住了普救寺，
也是为了夺娶如花似月的莺莺，爱
情和暴力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博弈。
法本长老、寺僧、崔夫人、莺莺等，
所有的人惊恐不安，张生以一介书
生挥笔书报蒲关，搬来白马救兵解
围。于是寺庙中的人们，崔夫人、众
多寺僧、莺莺和红娘，登上了大钟
楼俯视山下两军厮杀鏖战，半万贼
兵被白马将军卷浮云片似扫尽。在
这里，书生竟有笔作阵，千军原为
落叶朽。白马将军义薄云，刀丛之
中擒敌酋。若是没有奇迹，怎可峰
回路转？若是没有转折，怎可化险
为夷？若是没有救兵，戏剧如何收
场？

众人观阵的时候，普救寺也在
观阵，莺莺塔也在观阵。它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见证奇迹。奇迹未发生时，
它们在沉默。奇迹发生之后，它们也
在沉默。沉默不是存在的消失，而是
存在的实有。沉默不是真正的沉默，
是为了默记发生的一切，将一切铭
刻在沉默之中。莺莺塔据碑文记载
是在明代嘉靖四十三年重修，20世
纪90年代初修葺的时候，从刹穴所
出的铜佛像和捐赠记载也印证了这
一时间点。这是一座漂亮、质朴，有
着雄浑之气的佛塔，它的平面呈方
形，底层边长 8.35 米，南边设有塔
门，室内设有佛龛，并有八角穹隆。
转角通道的台阶通往上方。砖砌的
出檐表明了塔高13层，塔身40米。
四方形空洞式结构，保留了唐塔的
朴素雄奇的外形，讲述它对时间的
独特记忆。 （《美文》）

余香满口的《西厢记》
□皋兰博

遮阳帽

早在晋朝，古人们喜欢戴一种“席帽”，席帽其实
就是草帽。到了唐代，帷帽成为时尚单品。帷帽原本
属于胡装，最开始的样式叫幂篱，在唐宋时期最为流
行。它一般是用皂纱制成，四周有一宽檐，檐下制有
下垂的丝网或薄绢，长度到颈部，这样就可以遮挡住
面部，由于皂纱比较轻薄，所以并不影响视线。这种
帷帽的皂纱多数都是黑纱，这是在防晒的基础上同
时又可防尘。

遮阳伞

古代有一个帝王级防晒伞——华盖。这种硕大
的遮阳伞看起来就相当华丽霸气，一般也只有王公
贵族才用得起华盖，除了能遮阳防晒，同时也是显
贵、权威的象征，普通老百姓常用的遮阳伞依然是油
纸伞。虽然古代的油纸伞没有防晒涂层，但是本着挡
一点是一点的原则，仍是囊中羞涩的少男少女首选。

防晒衣

古人夏季爱披纱，凉爽的同时自带防晒效果。我
国古代常用丝帛制作衣服，这种材料透气舒适，质地
轻薄，适合在夏季穿着。纱衣是比较昂贵的，所以一
般的平民百姓会选择用葛衣来替代。葛衣属于纤维
面料，它不仅有罗与纱的轻透，还特别吸汗，穿在身
上格外清爽，轻薄又凉快，价格也便宜许多。

防晒粉

古代女子也喜欢化妆，第一步就是敷粉，用粉将
脸遮盖住，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防晒。唐宋以后，防
晒粉饼在市场上又出现了新品种，几大名牌中有益
母草与石膏粉研磨出来的“玉女桃花粉”、滑石做的

“石粉”，含有紫茉莉花的珍珠粉……尤其是珍珠粉，
不仅可以阻挡紫外线，更有美白保湿的功能，也得到
了许多女性的青睐。男人会将橄榄油涂抹在身上，能
起到滋润防晒的作用，有的男人用茉莉精油有效抵
御紫外线，有的人把树浆涂在脸上，既能驱赶蚊虫，
也有防晒功效，真是一举两得！ （《海峡都市报》）

古人夏日的那些“防晒”大法

□方麟

据学者孙作云统计：《诗经》305篇，共记载动植
物 252 种，记植物 143 种，内含草类 85 种，木类 58
种；动物109种，内含鸟类35种，兽类26种，虫类33
种，鱼类15种。从繁多的植物种类名称来看，诗经时
代的采摘无疑是匹配宗周农业社会的，也因此具有
深广的意义。

采摘，首先是劳动的需要。《豳风·七月》写道：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
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聚讼千载的问题：如此美好的
劳动场景，为什么会“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呢？
女子伤悲，一是因为劳动辛苦，一是感到春天的流
逝。郑笺说：“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
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
欲嫁焉。”郑玄解释得很明白，这里的“悲”其实是自
伤年华。

采摘劳动除了可以满足生活所需，还可以用于
祭祀，《召南·采蘩》说：“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
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不
仅写出了采蘩的地点，而且将采蘩用于祭祀的功能
也清楚地唱了出来——来来往往头髻高耸的女子，
为了公侯祭祀终日奔波。

诗经时代的采摘，于劳动和祭祀之外，还是婚恋
爱情的引信。以采物起兴寄托男女之情的诗有很多。
比如，《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
女，琴瑟友之。”《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
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 （《中国教师报》）

诗 经 时 代 的 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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